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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分析、田野调查、个案研究，在民俗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考察了江西民俗

体育文化的发展变化过程。认为江西民俗体育文化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显著变化体现在 4 方面：

参与人员的身份变异；宗族崇拜的削弱；活动指向的功利化；传播方式的立体化。江西民俗体育

文化发生流变的原因：一是文化语境的变化，体现在意义系统的匮乏、价值系统的偏离、交流系

统的瓦解；二是社会语境的变化，体现在民俗体育参加者的个人背景复杂化、“表演”场合的政治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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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changes of folk sports culture of Jiangxi 
——Taking the shield dance in Yongxin Jiangxi 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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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ean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ase study, the author examined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nd changing of folk sports culture of Jiangxi based on folklore related theories, and concluded that in 

terms of content and expression form, significant changes of folk sports culture of Jiangxi embodied in 4 aspects: 

the change of the status of participating personnel; the weakening of clan worship; the utilitarianism of activity ori-

entatio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ommunication manners. The causes for the changes of fork sports culture of Jiangxi 

are as follows: 1) the change of cultural context, which embodied in the lack of the meaning system, the deviation of 

the value system,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 2) the change of social context, which embodied in 

the complication of individual background of folk sports participants, and the political tendency of “performance” 

occa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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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的研究表明，任一形态的文化与世间万事

万物一样，在产生形成之后，其发展过程往往是不平

衡的[1]。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加速转型期，由此也使中

国传统文化在内外环境变化的夹击下发生着剧烈的变

迁。作为赣文化母体文化孕育下的江西民俗体育文化，

必定沿着特定的轨迹进行着流变。社会的发展变迁为

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对传统发起挑战，

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又促使人们的生活理想、价值观

念、基本行为方式和信仰体系等发生转变。因此，探

寻江西民俗体育文化流变的路径是人们面临的课题。

江西永新盾牌舞是集武术、杂技、舞蹈、音乐等为一

体的民俗文化表演形式，主要流传在永新南片的龙源

口、烟阁等诸乡，是地方文化的典型代表，从历史角

度看，永新盾牌舞是赣西南山区民俗民风的缩影，表

现了一种激发民族斗志最原始的凝聚力。江西永新盾

牌舞是在赣文化的孕育、滋润下成长发展的有鲜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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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民俗体育活动，是江西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并

于 2006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亟待

保护的民俗活动项目。本课题选其为江西民俗体育文

化流变的个案进行研究，于 2009 年 1 月对江西永新县

南塘村进行实地调查，驻扎在盾牌舞传承人吴三桂老

人家里，与盾牌舞的习练者零距离的交流。2009 年 6

月初又因核实调查数据和补充研究资料的需要再次回

访。本研究运用民俗学理论，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

基础上，对实证调查得来的信息进行逻辑推理，力图

勾画出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路径，探寻民俗体育

发展的一般规律，以期丰富和拓展新时期群众体育发

展的基础理论，为未来更广大农村地区体育发展提供

一些理论依据和运行模式，为保持文化生态多元化提

供理论借鉴。 

 

1  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特征 
“江西三面环山一面临江的地理环境像一把朝南

的弓，象征着江西人封闭的精神，赣江则像一支架于

弦上的箭，象征着赣境民众冲出封闭的进取精神[2]”。

追溯历史，赣文化可谓源远流长。从大的时段看，赣

文化的发展与演化，可分为几个阶段：上古先秦的始

发期、秦汉魏晋的发展期、隋唐五代的勃兴期、两宋

的兴盛期、明清近代的停滞期、现代中央苏区的重兴

期、当代的复兴期[3]。概述起来赣文化有以下几个特征：

强劲的向心欲望，重视修身、砥砺节操，具有“文节

俱高”的特色；重视立志、积极进取，高扬主观能动

精神；善于开拓学术领域，创造新成果，开宗立派，

有很强的独创精神；接纳四方，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

兼容并蓄，不断丰富文化内涵[4]。 

民俗体育作为一种身体行为符号，具有直观的文

化认同功能，其随意性、娱乐性的文化特征，符合当

代人们的文化需求。作为人民群众社会思想观念和情

感方式的身体性活动，江西民俗体育文化是江西民俗

文化以及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原生型民俗文

化为主体，如江西半封闭的盆地型自然环境，从先民

时期起就使江右的民众崇尚巫鬼、喜好方术，每到社

日就击鼓迎神，祭而舞以乐之，家自为礼。由此构成

了江西刚柔相济、动作殊形，既形式古朴、又灵活多

变的民俗体育文化特色[5]。周边的徽州文化、吴越文化、

湘楚文化、闽文化、岭南文化和中原民俗的影响，是

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的客体，如赣东北和赣南、赣西的

龙舟活动各有特色。儒、释、道等宗教信仰的参与渗

入，是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的中介。这些因素的发展和

并存，共同组成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的动态结构。“民俗

文化虽然不是历史的‘遗留物’，但它确实有自己的历

史演进过程，每前进一步，它都会增加一点什么，也

蜕去一点什么”[6]。在现代，江西民俗体育文化作为一

种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对人们的精神生活继续产生

着影响，在人们的思想、心理上，江西民俗体育文化

既有传统遗留下来的烙印，又有随着社会、文化的变

迁而变化的轨迹。 

 

2  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的流变 

2.1  参与人员的身份变异 

永新盾牌舞是集体性民俗体育活动项目，团队精

神赋予了盾牌舞丰富的内涵，它体现出一种最原始的

民族凝聚力、团队精神和战斗精神。永新县龙源口镇

南塘村盾牌队，以前全由吴姓男性族人组成，全村参

加盾牌舞的人达百余人，一家三代、同胞手足同台表

演者比比皆是，村民中素有“不练盾牌舞，不是男子

汉”之说。文化生活的日新月异以及老艺人的相继去

世，使盾牌舞面临失传的危险，抢救工作迫在眉睫。

从 2001 年开始，该县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培养盾牌

舞表演新秀。针对南塘村盾牌舞表演队成员为青壮年，

农闲时大多数外出务工，只有逢年过节才可能回乡的

现状，宣传、文化等部门决定开办一系列培训班，重

点从县、乡机关干部中培养一批文艺新人来传承盾牌

舞艺术。前后相比较，可以看出，参加盾牌舞的人员

身份发生了变化，以前由吴姓的同族人组成，彼此熟

悉，又都主要从事农业劳动，能够常年坚持练习；而

现在主要是各个机关的工作人员，组成人员相对复杂，

各姓都有，互不认识属于临时抽调，不可能坚持常年

操练，活动结束就抛在一边了。 

2.2  宗族崇拜功能的削弱 

据吴三桂老人讲述，盾牌舞在以前主要是当地群

众为了和水源上游的村民争夺水源而操练武功的一种

手段，他们的先辈为争取自身的生存权利在无数次的

争斗中，不断总结经验和吸收外来精华，使盾牌舞逐

步成形，在争斗出发前举行仪式激励斗志，在胜利归

来后大肆庆祝。由此，盾牌舞逐步形成了一套传统的、

颇具庄严和悲壮色彩的表演仪式，其目的是“祈求神

灵保佑出征男儿”，显然是古代士兵出征前祭祀仪式的

遗留。而在当代对民俗体育活动挖掘整理和改造过程

中，民俗体育活动中的仪式性内容统统都被当作封建

迷信活动全部抛弃了。如现在的盾牌舞表演，除去了

习练前的仪式，直接从布阵开始表演，从布阵、对阵、

抢阵、破阵一直到抢花牌，大概 10 多分钟就可以完成。

由于现代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人们对

宗教崇拜已没有了以前的那种虔诚与迷信，大部分人

已经认识到祖先不能给现世人带来幸福生活，只有靠



 
98 体育学刊 第 16 卷 

 

勤奋、拼搏与机遇才能获得美好生活，祭祀祖先是作

为一种传统习俗流传下来，人们只是通过这种形式表

达对已故先人的哀思。 

2.3  活动指向的功利化 

以前的人们从事民俗体育活动，健身意识不强，

其主要目的更多的是休闲、娱乐。民俗体育活动不仅

使参与者的身体得到了锻炼，而且通过活动达到了交

流情感的目的，使积压在心中的郁闷、烦恼得到释放，

心理得到平衡，从而能够以舒畅的心情面对生活。民

俗体育活动多加入了人民群众的信仰，这种信仰并不

是意识形态的信仰，而是人们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祈

求平安、幸福的一种心理渴求。参与民俗体育活动，

比较注重参与活动的过程，所以会常年坚持。在走访

吴三桂老人时，我们谈到人们以前参与盾牌舞的原因，

他说：“以前人们吃完晚饭后没有什么事，青壮年男子

就自觉不自觉的都到(吴氏)祠堂里练功，互相切磋。

盾牌舞的基本功在平时是不间断练习的，在节庆前就

会排练一下，随时就可以拉出去表演，大家也不会去

想报酬的事，就是去玩。”处于一种无意识的“‘元体

育’形态的那种无目的，觉得别人这样做了，自己也

应该这样做的无目的和意义的‘模仿’”[7]。而对于现

在人们参与盾牌舞的动机，在田野调查中，与南塘村

的部分村民聊起为什么不参加盾牌舞活动时，90%以

上的村民的回答都涉及到钱的问题，如参加活动会耽

误工作时间，进而影响收入；重视比赛结果，因为有

了好的名次就会有相应的奖励；参加活动要购置必要

的服装和器材，要增加支出。在一些旅游资源丰富的

地域，其特有的民俗体育作为旅游资源得到了很好的

开发，也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会使部分民俗体育

表演者产生“功利化”心态，这种心态也会波及那些

旅游资源相对贫乏地域的民俗体育的发展，因为他们

的活动得不到任何收益，和那些有一定经济效益的项

目相比，心理就会失衡，在行动上就会慢慢倦怠以致

逐步放弃。 

2.4  传播方式的变化 

通过对永新盾牌舞传承人吴三桂的访谈了解到，

盾牌舞以往一般采用面对面、手把手的传承方式，教

者把自己的技术和直观经验通过口传身授的形式传给

后学者，后学者就直接从传授者那里接受教育，从机

械的跟着练到简单的模仿，直到熟练的掌握，学习过

程沿用师傅带徒弟的形式。可以说民俗体育的传承以

民间、口头、非正式的方式传播，人们往往不需要刻

意去学，只需要自始至终的生活在其中，便会成为这

种文化背景下的一个成员，并不自觉的成为这种文化

的传播者。“这种社会范围的大教育缺少组织性，它不

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规范继承，而更多的是寄希望于

潜移默化地将民俗体育移植到年轻一代的行为习惯

里。因此从存在形式和发展看，总体呈现出一种自然

生灭的发展状态”[8]。现在，吴三桂老人已经把盾牌舞

活动的文字资料进行了整理，对阵法的变化绘制了图

例，并且永新县文化部门也进行了录像收集，为盾牌

舞的传播提供了多种渠道。同时，现在的民俗体育越

来越多的纳入到正式的教育机构中去完成传播的使

命，这种传播通过专家、学者的指点以及参与人员的

潜心研究，从而把民俗体育文化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现代传播方式体现了视、听、练多方位的立体化。 

 

3  江西民俗体育文化产生流变的原因 

3.1  “语境”中的江西民俗体育文化 

“语境”指与言语交际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于

1923 年由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教授提出。在民俗学

研究中，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鲍曼确认了语境与民

俗的关联，阿兰·邓迪斯认为“了解民俗必须伸展到

关联民俗表演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语境。”[9]我国民俗学

者王娟[10]285 认为“语境指的是人与人交流过程中，民

俗事项被使用、表演或被展现的活的、真实的场景。”

“鲍曼认为背景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文化语

境’，一个是‘社会语境’。社会语境指的是某种文化

形式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交流活动，分为 3 个层次：社

会基础、个人背景和‘表演’场合。”[10]285-286 民俗体育

作为人类的一种肢体语言、一种独特的身体文化也具

有与其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总是呼应着人们生活中

的事件，应把其放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审视。 

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的语境在社会变迁中也发生着

流变，如在前面谈到的以永新盾牌舞为代表的江西民

俗体育文化发生的变化和其所处语境的变化有着密切

的关联。参与人员的身份变异表明了民俗体育活动个

人背景因素的变化，诸如其身份、教育背景以及个体

之间的关系等；宗族崇拜功能的削弱反映了民俗体育

活动意义和价值系统的变迁；活动指向的功利化恰恰

体现了人们在受到现代意识和思维的冲击后思想观念

的变化；传播方式的多样化更是准确表达人们生产、

生活方式和社会物质基础所发生的巨大变革。 

3.2  文化语境的变化 

1)意义系统的匮乏。 

民俗体育产生的背景在现代社会已不复存在，如

盾牌舞是在争夺水源、保护自身生存权利的背景下存

在和传承的，而当地在 1960 年代修建了龙源口水库，

从根本上解决了水的问题，人们再也不必为水的问题

而进行械斗，盾牌舞存在的意义系统也就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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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为什么要搞盾牌舞”等问题产生了疑惑并

不得其解，活动的目的性由于社会的转型一时又转不

到合适的方向，“为什么”参与活动就成为困扰人们的

问题。加上当今社会有太多的诱惑，这种劳神费力的

“苦差事”自然就失去了吸引力。在缺少适应文化指

导的情况下，民众对民俗体育不会有学习动力。当民

众们开始接受信息、了解信息时，他们就会发现世界

是如此丰富多彩，社会也就变得复杂模糊起来，此时

他们需要正确的意义系统来指导认清这个世界，如果

没有正确的意义系统往往会使民众出现厌学现象，甚

至会出现迷茫，在行为上就会慢慢放弃而转向其它“更

有意义”的事务。只有唤醒民俗体育文化中包含的随

时代迁移与变革而被人们忽视或忘却的文化记忆，才

可能真正懂得人类文化整体的内涵与意义，因此，丰

富、充实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的意义系统要立足于深入

挖掘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结合时代发展的现实进行

意义创新。 

2)价值系统的偏离。 

民俗体育活动本是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收获的庆

祝活动或祭祀活动中，以手舞足蹈的方式宣泄强烈、

兴奋情感的一种方式，体现了娱人、娱神的价值功能。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赣文化为母体文化的浸

润下，江西民俗体育活动不仅使参与者的身体得到了

锻炼，而且通过活动达到了交流情感的目的，使积压

在心中的凡尘琐事得到释放，心理包袱得到缓解，从

而能够以舒畅的心情面对生活。江西民俗体育体现了

健康、娱乐、教育、文化价值。在当今经济社会的过

度渲染下，民俗体育在活动指向上出现了功利化的倾

向，通过这些活动表演者获得数额不等的奖金和各种

荣誉，奖金和荣誉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参与民俗

体育活动的欲望，但人们对名利的欲望是无限的，当

参加活动所获得的名和利满足不了他们的欲望时，民

俗体育活动也就会失去活动主体，没有了人参加，民

俗体育的健康、娱乐、教育、文化价值也就无从体现，

就剩下新挖掘的经济价值了。价值系统的偏离反映了

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一些原有价值观念的失效以

及新价值观念尚未形成，造成人们心理上和行为上某

种无所适从的状态。 

3)交流系统的瓦解。 

历史上由于正统宗教繁文缛节，很难适应人民大

众的心理，而民俗体育活动简便易行，又来源于生活，

尤其是积极入世的精神和离经叛道的斗争性格，以及

组织内部的扶危济困等机能，正好适合了下层民众的

需求，直接代表了他们的意志，自然就成为他们生活

中需要的产物或替代品。盾牌舞除了在保护群众的生

存权利的同时，也为当地人民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每当有盾牌舞活动表演时，都吸引了周围群众的观看，

盾牌舞队员勇猛彪悍的打斗吸引了四邻八方的姑娘来

挑选自己的如意郎君。民俗体育活动场所为人们提供

了交流的机会，如以往的盾牌舞传承只有人际之间的

学练过程，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人们可以交流生活的看

法，消除一些误解，增进内部成员的和谐团结。民俗

体育还有效推动了城乡社区自我组织的形成和自我管

理的完善，成为凝聚区域族群向心力的精神家园，也

成为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纽带和开展社区活动的中

心。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民俗体育传播方式的日趋

立体化，使人与人之间通过民俗体育交流的机会日渐

减少，而供人们交流的其它途径和场所越来越多，新

的途径和场所以其方便、频繁更受人们的青睐，同时，

民俗体育宗族崇拜的削弱，使其原来的组织、协调、

教育等功能逐步弱化或趋于消失，民俗体育活动的交

流系统慢慢的逐步瓦解。 

3.3  社会语境的变化 

1)个人背景的复杂化。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江西民俗体育活动参与人

员的身份也在发生着变异，以往专属于某一特定社会

群体和某些具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人，现在逐渐打破

原有的局限而慢慢扩散。如盾牌舞以往只有南塘村的

吴姓男子参加，但现在为了更好的传承和保护，已经

把传承范围扩大到永新县的各个社会阶层，有农民、

工人、机关干部等等。再如以往在民间广泛流传的龙

狮和龙舟活动，现在已经在全国范围的高校广泛开展，

在 2009 年 5 月底南昌举行的端午节龙舟比赛中，11

支队伍中有 6 支来自高校，占半数以上。个人背景的

复杂化也是促使民俗体育活动传播方式立体化的重要

原因，以往民俗体育活动的传承主要是在当地的某一

群体中进行，他们有相同的背景和共同的宗族认同心

理，特别是都居住在一起，对于身传口授的传承方式

来说是最直接、也是效果最好的。而现代随着参考者

背景的复杂，人们来自于各地、居住比较分散、工作

性质不同带来生活习惯不同等等都使以往的口传身授

的方式不是很现实，因为没有一定的时间保证大家在

一起学练就不免在理解上有一定的偏离，进而就会使

民俗体育活动走样。传播方式的立体化通过电子和媒

体设备使民俗体育活动得到了统一，使学习者摆脱了

完全依赖老师言传身授的学习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

证了学练的质量。 

民俗体育参加人员的性别特征也是导致其在当今

社会趋于衰落的主要原因，男性青壮年随着农业机械

化的普及，逐渐摆脱了田地的束缚而常年在外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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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参与主体的大量流失也严重影响了活动的开展。

民俗体育参与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和经历也影响着民俗

体育文化的流变，如对现在参加盾牌舞的南塘村村民

的受教育程度的调查结果显示，23 人中有 6 人是小学

文化水平，10 人是初中文化水平，其他 7 人没有受过

正规教育，正是这 6 名小学水平的村民是盾牌舞活动

的中坚力量，年龄也处于五六十岁左右。他们有一定

的文化水平，社会经历较丰富，在村子里有一定的影

响力，并且从小就参加盾牌舞活动，对此项活动有发

言权。另外地方领导对民俗事项的态度也非常重要，

如南塘村所在的龙源口镇一名书记，在其 2001 年至

2004 年任期内，对盾牌舞活动大力扶持，每年都亲自

出马为盾牌舞活动拉赞助、搞经费，使盾牌舞在那几

年发展的很好，队伍不断壮大，但是在其调离后，失

去政府的支持，当地盾牌舞活动就一落千丈，走向低

谷。 

2)“表演”场合政治化。 

“表演”场合也在发生着变化，以往盾牌舞在当

地每年的元宵节是必不可少的节目。盾牌舞队在族长

的带领下，自发的聚集在祠堂中练习、准备，在元宵

节出灯的时候，在祠堂外面的空场地上激情四射地表

演。表演者通过自身的身体技能来展示自己的能力，

使经验得到升华，同时也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围观

者通过观看表演，暗示一种鲜明的族群意识和价值观

念。“表演”场合渗透着浓厚的社会心理意识，提高人

们对社群角色的觉悟，树立自己的群体意识。民俗体

育表演通过社会语境获得认同，具有社会互动作用并

积极服务于现实。现在的“表演”场合已经失去了传

统节日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当地政府部门为迎接上

级的检查、文体活动的调演以及各种比赛等的需要，

临时性的组织队伍排练、参赛，过后就撒手不管了，

对其在民间的开展就放任自流。这些场合对促进民俗

体育的传承、保护以及扩大影响范围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但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这些来源于民间的民俗

体育活动正在逐渐脱离其生存的母体——民间，其发

展面临着“断奶”的危险。民俗体育文化的实质还是

要关照人的生活与发展，如果它提供给人们的仅是“真

空的美好”，它就不全面真实，它的美好只能是温室中

的花朵，有一天必然在现实的风雨中凋谢，此种民俗

体育文化仅可留存于回忆中，并不具有指导人生活、

促进人发展的作用。民俗体育活动在准备各种表演比

赛的同时更应关注于如何在群众中广泛开展，真正的

回归民间来汲取养分，使其指导人们的生活和促进人

的发展。 

 

江西民俗体育文化在赣文化浸润中一路走来，它

的存在与发展是在社会诸因素构成的语境中动态流变

的过程，带有厚重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蕴涵，并

关照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江西民俗体育文化因现

代社会转型引起生存语境的变化，发生了顺应社会发

展的流变，内容和表现形式的显著变化彰显了其所处

的文化和社会语境的诸多要素，揭示了江西民俗体育

文化不断摆脱农耕文化影响，逐渐走向城市文明和现

代文明的历程，为探寻民俗体育发展路径提供了丰富

的与社会生活相关的观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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